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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犯罪这一物质活动往往起因于犯罪者心理上的失衡。首
先，从犯罪者的犯罪动机来看，往往是对现实的不满情绪不断积
累最终爆发所致。而从心理学角度看，“不满”就是人们对现实的
客观认识（即理智）与对自我的主观要求（即意志）相矛盾、相背离
的作用结果。这种失衡的心理状态深化到一定程度就有可能导
致不理性的越轨行为；其次，从犯罪过程来看，犯罪心理学的统计
数字表明，有相当大比例的犯罪活动是在情感冲动的状态下进行
的，而这种情感冲动就是理智与意志强烈失衡的结果。在正常情
况下，理智思考对意志行为是有着制约能力的。但是，当理智的
判断与分析同意志的目的与要求发生强烈冲突时，人们就极有可
能不顾理智的制约而铤而走险导致犯罪；最后，再从犯罪结果来
看，有相当数量的犯罪者在案发后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而这
种后悔本身就证实了其在犯罪过程中心理上的不平衡。因此，犯
罪与审美在心理结构上的对立为其功能上的转移提供了可能。
从哲学的视角来看，在原始社会中，人与自然本是浑然一体
的，人类还没有被启蒙、没有意识到自己作为自然界最有智慧的
动物所具有的能力。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整个自然界既是可以依
赖的，又是陌生的，人类只是从属于自然界的一部分。然而，在劳
动实践出现后，人类的自然进化过程发生了历史性飞跃，人类与
整个外在世界的联系也发生了历史性变异。人们能够充分发挥
主观能动性，将大脑意识中的评价认识以理智的方式在现实中通
过实践进行复现，已不再是附属于自然界的消极被动的躯体，而
是自力更生的独立力量，并且把自然界变成了为人类所认识、所
利用的自身生命的延伸和继续。因此，人类在世界中发现了自己
的本质力量，也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和欣喜——从而产生了审美。
与此同时，在每一次进化的过程中，都会出现不可避免的异
化现象。首先，在蒙昧阶段和野蛮时期，尚且没有犯罪。为了生
存，人们聚居在一起形成一定的氏族制度。随着生产工具的使用
和发展以及劳动的出现，“大同社会”逐渐解体，人们也不再将自
然界视为不可变更的依赖，而是可以被改造与被征服的对象，人
与自然间开始建立某种联系。同时，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
以及人与自身之间的关系也随之诞生。关系的产生导致法则的
形成，对法则的违反就是广义的犯罪。此时，生产力水平低下的
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是如此的肤浅与稚嫩以致不能完全把握自然
的运作规律，从而在多次碰壁与惩罚后产生了对自然的崇拜与畏
惧心理，与之相伴的附产品就是内在的犯罪意识，继而出现了人
与自然、人与其他人类个体、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之间关系的
多重异化。这一点可以从《圣经》中的“原罪”理论找到依据。——
这样就产生了犯罪。
可见，犯罪与美学都是人类实践的历史产物，而且彼此可以
相互逆转。犯罪是人性异化的结果，而美学则具有反异化的历史
进步意义。当早期人类开始萌生犯罪欲望、进入异化的痛苦境地
时，美学给予了他们在精神领域所必需的、能够寄托美好幻想与
愿望、支撑他们顽强生存下去的自由的精神天地。
最后，根据客观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美学作为社会意识形
态的一部分，也必然会与法律、道德观念等其他意识形态相互影
响。综上所述，无论是在社会学、心理学还是哲学上，犯罪与审美
都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既相互对立、相互排斥，又相互弥补、相
互协调，辩证统一，相反相成。所以说，人人都可能犯罪，而人人
也都需要美学。
三、美学之于犯罪的双重影响
谈到美学对犯罪具体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可以直接引用
豪泽尔的一段话：“艺术中几乎没有东西是可能有结论的，但又没
有东西是不可能有结论的；艺术既是个人的，又是超个人的；既是
自发的，又是约定的；既是历史的，又是反历史的；既接近于自然，
又与自然相分离；既是目的，又没有目的，这些命题可以导致这样
的判断：艺术既有积极的社会效果，又有着消极的社会效果。这
样，当艺术介入生活的时候，它就会产生社会影响，这些影响可能
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可能是建设性的，也可能是破坏性的；
可能是赞美的，也可能是批判的。”在此，豪泽尔中肯地分析了艺
术的双重性。实际上，不仅仅是艺术欣赏如此，纯然的美学也具
有这种双重性：它既可以消解犯罪，又可以诱导犯罪；既可以具有
维护性，也可以具有颠覆性；既可以有益于社会，也可以破坏社会
的稳定。这种双重性是难以割舍的，但为了论述方便，在这里我
们姑且分述之。首先，美学具有消解、克制犯罪意识的功能。
叔本华认为，要想摆脱犯罪的欲念，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是
禁欲；二是审美。而禁欲非常人所能企及。因而我们只能在审美
中获得短暂的安宁。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欲望“本我”如果受到理智“自我”的太多
压抑，就会患精神病。而避免患此病症的途径有二：一是现实性
的越轨；一是幻想性的升华，也即我们前文所述的广义的犯罪与
广义的审美。在他看来，所谓审美，无非是将那些不被社会道德
和法律所接受因而被压抑到潜意识深处的犯罪欲念以一种乔装
打扮的方式重新召唤出来。因此，审美活动既避免了真实的犯罪，
又可以将那些潜在的犯罪情绪宣泄出来从而使人类身心恢复健
康，情绪得到纾解。
此外，美学大师王国维也认为美学可以消除人的占有欲：“唯
美之为物，不与吾人之利害相关系；而吾人观美时，亦不知有一己
之利害。何则？美之对象，非特别之物，而此物之种类之形式；又
观之之我，非特别之我，而纯粹无欲之我也。”事实亦是如此，人只
有在审美之中，才能暂时忘却现实功利的欲求，才能视功名富贵
如浮云，达到“物我两忘”的超然境界。像这样，当个体完全陶醉
在美的国度里时，没有任何卑劣的私心杂念，没有任何贪婪的物
欲追求，占据其心灵的是一片澄明之湖，，正好与犯罪心理中那种
卑劣的情欲和自私自利的狭隘心态相对立，从而将人类从尘世的
羁绊中解脱而拉向想象的天空。
与此同时，不能被忽略的是：审美艺术活动也具有和道德法
律制度相矛盾、相冲突的一面，即不只有“文以载道”“文以明道”，
亦有“文以害道”之说。在有关犯罪动机的相关研究中不难发现，
享受需要常常是导致犯罪的重要因素，而美学的享受性往往容易
诱发人的享受需要。当享受需要没有跟所处的社会条件相联系、
相协调时，个体的超前性需要就会与各种制度不断产生冲突，激
化人与社会的潜在矛盾，导致破坏性行为发生，也即违法犯罪行
2014 · 5(中)◆理论新探
为。
此外，在美学欣赏中因其不当的思想共鸣而走向犯罪的事例
也屡见不鲜。歌德的作品——《少年维特之烦恼》一书，以维特不
幸的恋爱历程和在社会上处处受挫的故事为线索，表达了一个处
在德国“狂飙突进”时代的青年人的爱与恨，出版后风靡欧洲引起
巨大反响，得到大批年轻人的拥趸与支持。究其原因，不仅在于
人们同情维特不幸的遭遇、钦佩他可贵的精神品质，也在于当时
的人们正忍受着和维特一样的苦恼、怀抱着同维特一样的追求。
维特对封建制度的抨击、对贵族等级制度的谴责、对德国腐朽落
后的封建社会的厌恶以及对理想爱情的追求和幻灭，引起了极为
普遍的社会共鸣。这种情感的共鸣如此强烈以致在青年群体中
掀起了一股“维特热”，人们竞相仿效维特的装束，模仿他的言谈
举止。更有甚者，走上同维特一样的自杀之路以示对现实社会的
反抗。不言而喻，艺术家们在进行创作时，都秉持着尽情抒发自
我情感、同时兼顾其作品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之根本原则。但“一
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再谨慎的作品也不能完全保证
欣赏者对其理解不出现任何疏离、误导和偏差，而这种很可能导
致激进行为乃至犯罪行为的对作品创作本意的误解是作者们在
创作伊始所不能预见也无法预见的。更不用说还存在着欣赏者
在正确理解作品寓意后发现自己与作品在思想、情感上的契合，
而这种过度的共鸣所带给他的强烈冲击、所产生的极度兴奋、欣
慰之感也很可能诱导个体的破坏性过激行为。
综上所述，在对犯罪的影响上，审美是一把利弊兼具的双刃
剑。一方面，它可以生成道德、克服异化，陶冶个体情操，美化人
的心灵，使人克服个体的局限性，消除单纯的占有欲，升华、超越
生理欲求而宣泄心理压力、追求灵魂净化；另一方面，审美也可能
导致理解上的偏差化、思想上的疏离化、感官上的刺激化、情感上
的误导化，增加产生享受性超前需要的可能性，从而导致与社会
现实的矛盾冲突而出现反社会行为。
为了充分发挥美学在预防犯罪上的社会调控功能，我们应规
范审美行为，最大化彰显美学在这一方面的积极作用而尽量规避
其消极作用。
四、利用审美教育削减社会犯罪
克服犯罪欲念、控制社会行为的方法有很多，例如政治教育
的方法、道德修养的方法，当然也包括审美教育、审美陶冶的方法。
审美教育，就是通过审美活动抚慰、医治被异化现实所扭曲、污染
的心灵，从而转移和置换犯罪动机的方法。
审美教育不仅可以充分利用美学作品的艺术价值，更重要的
是，审美教育不同于政治教育或道德修养，它以其固有的非强制
性、非压迫性使受教育者在情感愉悦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受到启
迪。不言而喻，一切的法律条文和道德规范，只有当它成为人们
自己的内在信仰和要求之后，才能在实践中被付诸行动。也就是
说，要使法律法规得到真正的贯彻与实施，需要让人们不仅从理
性上认识到应该这么做，而且还要从内心情感上心甘情愿地这样
做。而审美教育就具有这样的功能，它从不强制或强求任何人听
从于它的只会，仅以其特有无所束缚之方式，依靠美学天生的美
的魅力、吸引力、感召力将个体带入特定情境中，使其完全是出于
自觉自发的本人之内在需要和兴趣爱好而接触美学、感受美学。
这种情感的熏陶和心灵的感染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更能为大
众所接受和理解。此外，它还依靠美去启发人的情感、启迪人的
心智，使之转化为动力以进一步推动实际行为。人在审美状态中
会对人生价值的领悟达到更高的境界，这种体验一旦在内心巩固
下来就会在其他情境中显示出一种定势的力量从而对道德意志
的形成产生选择性、推动性作用。个体具有了这种理性的定势力
量，就能内在克制和战胜那些基于生理本能而产生的自然感性和
非理性情绪。正如卢梭所说：“有了审美的能力，一个人的心灵就
能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各种美的观念，并且最后接受同美的观念相
联系的道德观念。”如此这般的长久训练下来，个体会在不知不觉
中感觉到不良的丑恶的东西不可容忍，同时也就拒绝了从事犯罪
活动的可能。审美教育在明确善恶美丑、振奋精神、归心向善的
同时，也不断确立和充实着新的道德规范。
因此，我们应该大力发展美学教育，加强对美育中所涉及的
客体对象的审查、监督与管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鼓励真正优
秀、先进的艺术作品进行传播与弘扬。在传统的社会公共秩序管
理方法中开辟出全新领域，塑造高雅纯洁的艺术氛围，营造和谐
美好的道德风气，潜移默化地启迪大众心智，形成自动排斥、反犯
罪的内生的自控力机制。
总而言之，犯罪与审美如“天使”与“恶魔”的鲜明对比，是两
种不同层次的人生状态。本质上，犯罪作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
人与自身相矛盾的结果，是不自由的表现，是低层次的人生状态；
与此相反，审美来源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和谐统一，
是自由的象征，是高层次的人生状态。因此，从个体的角度来说，
犯罪向审美的过渡，实质上就是个体自身从低向高，从不自由向
自由、从“非人”向“真正的人”的过渡；而从群体的角度来说，犯罪
向审美的过渡，也就是人类逐渐从必然阶段向自由阶段的迈进。
所以，美学与犯罪相反相成、相辅而行，具有辩证统一的内在联系，
审美实质上是同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同步且同向的。
因此，在当今限制犯罪行为发生、维持管理秩序的社会建设
中，除了利用凌驾于全社会之上、具有高度威严的法律手段和颇
有威胁意味的残酷无情的刑罚措施外，我们希望也呼吁这样一种
思想，即更加广泛地采用像审美教育这样温和、亲民、高效的教育
方式，利用和调动社会资源，摆脱异化，陶冶心智，各安其位，各司
其职，保障公共安全，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实现社会管理的理想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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